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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娇佳丽偏能惑主 痴君王病入膏肓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国至明武宗继位，金銮殿上已换了十 
位皇帝。然而，自永乐皇帝以后的继承者均缺乏强烈的个性和 
军事政治才能。他们越来越受朝内朋党特别是太监的影响，后 
者的权力与日俱增。外表看来，明王朝声威不减当年，因其简 
练精悍的管理机构，组织得相当有效，所以，尽管中央权力在 
削弱，整体机构却仍能照常运转，长期不受干扰。 
  话说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身后只有一根独苗朱厚照。明 
代孝宗以前的三朝所立皇储皆非嫡出，而明武宗却是孝宗嫡生 
的儿子。说到这个嫡出的儿子，也有一段烦心事。 
  明孝宗虽无大才人德，却也是个守成的皇帝，他生活上比 
较检点，只娶了张皇后一人，两个人也算得上是恩爱夫妻，广 
选嫔妃充实后宫之事，在孝宗一朝没有实行过。 
  明武宗的母亲张皇后一夜梦见白龙入腹，就把此事告诉了 
孝宗。孝宗大喜认为是有子的吉兆。及至生下朱厚照，孝宗见 
儿子生得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举止非常，很是宠爱，两岁 
就册立为皇太子。可是偏偏有人散布谣言，说皇太子并非张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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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生，而是周太后宫中的一个叫郑金莲的宫女所生，被张皇 
后暗中抱去，充为己生。皇家岂容此等谣言传播。孝宗命刑部 
鞠治散布谣言者。刑部遵旨行事，抓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人便 
是郑金莲的父亲。其他人均被处斩，唯独郑金莲的父亲得免。 
于是，朝野之中窃议不息。 
  朱厚照生母究竟是谁？孝宗也搞不清楚。对张皇后产子， 
孝宗也很疑惑。初婚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宠幸，皇后并没有为 
他生下一瓜半枣。怀孕之后，便不许他再近身。而与郑宫女的 
事情，却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从成年之后，他一直是非礼勿视，非礼勿闻，宫中没有嫔 
妃。先帝留下的年老妃嫔，全是与之隔绝的。“不见不欲，其 
心不乱”，他所能见到的宫眷，只有皇后一人。那日，周太后 
派郑宫女给皇后这边送来八匹绸缎，婆媳二人商量着做几身新 
衣迎春。适逢皇后不在，告辞回宫的郑宫女在厅廊上遇见了孝 
宗。孝宗见这女人有宫中妇女少有的红润，胸部丰满，臀部宽 
大，突然便如着了魔一般。 
  郑宫女俯身请安，孝宗伸手把她扶起来，拉住了她肉乎乎 
的手，凝目睇视。鬼使神差把她带到寝宫。皇后这几日正逢月 
事，皇上已经几天没有近身，如今怀中抱着一个丰腴无比的女 
人，孝宗激动不已，难以自制，就做出事来了。 
  这女子比皇后另有一种滋味，她丰满有力，不似皇后那般 
娇弱。他尝到了“偷”的滋味，他开始对女人感兴趣。 
  “难道只此一次，她便怀了身孕？”孝宗百思不得其解。 
  为平息谣言，不少人做了冤死鬼。孝宗为了维护皇家的名 
誉，用鲜血浇灭谣传，而在他的心中，皇太子究竟是谁所生， 
却成了一个谜，心中系着疙瘩。想去问张皇后，觉得不妥，又 
欲问郑金莲，更觉荒唐，心中好不苦恼，直到他身边的两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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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笑着逗他说 ：“陛下真是解糊涂扣儿，越解越糊涂。管他是 
张氏所生，还是郑氏所生，不都是陛下的儿子 。” 
  孝宗坐在床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朕，荒唐，荒唐。 
”口中虽然如此之说，心中对张皇后的不满猜疑却并没有消 
除。 
  孝宗史称“中兴之令主”，登基之后，社会经济有较大发 
展，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一—生只娶张皇后一人，虽暗地里 
也有偷鸡摸狗的事情，却也算得上是生活上严有节制的。可是 
到了三十多岁之后，孝宗暗中也喜欢上了漂亮的女人，如久蓄 
的河流，一旦打开闸门，便一发不可收拾。孝宗的这种变化， 
被太监张福看到眼里，暗中报告了主子宁王朱宸濠。朱宸濠忍 
疼割爱把身边的两个美人，云儿和彩儿偷偷送给孝宗。这云儿 
和彩儿均年不过二十，巧于词令，能歌善舞，且颇具媚态： 
 
  或歌或舞或娇啼， 
  翠眉不单花颜低。 
  忽然一笑千万态， 
  见者十人八九迷。 
 
  孝宗一见此二人，便不忍丢手，日日与二美在寝宫中行乐。 
孝宗正当中年，精力旺盛，此二女又经专门调教，对男女之事 
早已熟识，且各有异术，弄得孝宗日醉夜迷。张皇后对孝宗迷 
恋二美，心中生妒却也无计可施，屡屡劝说孝宗，只是不听， 
弄得夫妻反目。张皇后眼不见，心不烦，心灰意懒，自居中宫， 
对皇上的事不闻不问。孝宗也乐得自由，纵情欢愉，少些约束。 
他对二美说 ：“朕活了半辈子，方解神仙的快乐 。”孝宗这一 
放纵，便如脱缰的野马，再难收拾，眼见得未老先衰，还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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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手。 
  朱宸濠怎会舍得把如此佳丽拱手送给孝宗？这其中自然 
有些道理。那朱宸濠本是太祖第十七子朱权的玄孙，承袭祖上 
的封号，亦为宁王，居于南昌。明朝孝宗以前的三朝，皇储皆 
非嫡出，也有宗室子孙继承皇位的，朱宸濠当然也有承继大位 
的希望。可偏偏孝宗半路上生了个儿子，杜绝了这份希望。朱 
宸濠岂能不恨。恰值明宫中的内线— —宦官张福送出口信，那 
孝宗身子虚弱，却露出贪爱女色的真相，小太子也均属好色之 
徒。朱宸濠便动了心思，把身边的美人送给了皇上。 
  这两个美人均是被开导过的，朱宸濠为了谋篡皇位，忍疼 
割爱，又找来西域精通淫术的方士日夜与二美鬼混，授以房中 
之术和淫药。孝宗皇帝见了云儿、彩儿，碍于张皇后的面子， 
不好收她们为妃，就把她们留在身边做女婢。孝宗正当壮年， 
整日与年青貌美的女子在一起，哪有不出事的，这两个女子都 
是被调教出来的，手段非同一般。孝宗偷尝了禁果之后，那滋 
味使他心醉神迷。弄得身子骨很快虚弱下来。云儿给他服了春 
药，又使他顿觉精神焕发，日夜与二美在床笫之间嘻戏，眼见 
得淘光了身子，不知不觉之间，病倒床榻，难以支撑。 
  皇帝病倒，太子入内侍疾。太子年方十四，丰神秀朗，透 
着一股机灵。他不爱读书，专好骑马射箭，偷香窃玉。孝宗与 
张皇后对这个独苗苗，百般呵护。大臣们见太子荒于学业，便 
禀报皇上，孝宗便数次亲临翰林春坊查其学业。太子每次都很 
懂礼节，率春坊官僚迎入送出，显得规规矩矩。皇上有时考他 
一些问题，也能草草应对，混淆过去。太子靠着自己的小聪明， 
把孝宗哄骗得过，全然不知他底下都干些什么。 
  孝宗为照顾儿子的起居生活，特派太监刘瑾随侍皇儿身 
边。刘瑾对太子的胡作非为，不仅不报，反而纵容他玩乐戏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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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他的保护伞。每次孝宗赴翰林春坊，早有刘瑾安排的小太 
监来报消息。一日，太子在青坊把太监当马骑，令刘瑾在一边 
把书章撒往空中，自己骑“马”挥舞树枝当剑，乱砍乱刺空中 
飘落的纸片，正玩得高兴，皇上驾到。太子慌乱之中，来不及 
伪装。孝宗进了春坊，见碎纸遍地，笔砚歪躺，太子尚骑在“ 
马”上，旁有刘瑾随侍，不禁心中大怒，吆喝来人，痛打太子 
二十大板。那望哨的小太监去解手，回来时正见皇上发怒，一 
看不好，急趋中宫，告知张皇后。 
  太子跪在地上求饶，孝宗硬着心肠不理他。刘瑾求情，孝 
宗喝苴 ：“大胆奴才，太子如此行径，你还替他辩解，一并拿 
下，痛打二十 。” 
  孝宗正发怒，见张皇后凤辇来到。张皇后下辇请安。太子 
一见母亲来了，扑入张皇后怀中哭泣告饶。张皇后见儿子哭成 
了泪人，心中疼痛，对孝宗说 ：“念其初犯，就饶他这一次吧。 
” 
  “你问他，这，是第一次吗？” 
  “儿皇以后再也不敢胡闹，请父皇宽恕儿臣 。” 
  “你是一国之储君，如此荒唐，怎堪承继大统？” 
  “皇儿年少，来日方长，慢慢调教不迟 。”张皇后不满地 
说。 
  孝宗见张皇后一味地护着太子，也不好闹得太僵，命太子 
日交习作一篇以为惩罚，起身回宫。皇上走后，张皇后又替儿 
子理妆抹泪，劝他用心学习经史子集，不要过分贪玩。太子点 
头应允。 
  事后，太子把那望哨的小太监找来，吓得那小太监跪在地 
上告饶。太子踢了他一脚道 ：“看在你叫来母后的份上，此次 
饶了你，如有下次，定把你乱棍打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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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依然如旧，皇上与皇后的劝说训斥早已成了耳旁之 
风，流过去，再无踪影。太子虽不好学，却喜欢新鲜事，什么 
事都要问个明白。他身边的小太监都是些阉人，他就缠着刘瑾 
问阉人是怎么回事，还要太监脱了裤子给他看。 
  “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些废人。不似太子长大了，还要娶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刘瑾说。 
  “那为什么要把你们阉了呢？”太子问道。 
  “后宫是皇后及嫔妃的住地，显了防止出丑的 。” 
  “什么事叫丑事？” 
  “男妇媾合 。” 
  “这个我知道，就是男女交配，生孩子是吗？” 
  “是了 。” 
  太子自小对性便有了解，稍大之后，便欲一试。一次他去 
母后宫中玩耍，与婢女抢吃的，动作鲁莽了一些，以至触及软 
软的一块肌肉。那婢女脸色顿时潮红，太子更有一种特异的感 
受。自分府之后，宫中已不多见女人，身边尽是些太监。他便 
想到刘瑾告诉他男女媾合之事。 
  虽然只是浅浅一尝，但滋味无穷。太子见母后不在旁边， 
大着胆上前搂抱着那婢女，却不知如何下手，只是浑身乱摸。 
那婢女欲就欲离，太子只是不撒手，直到刘瑾慌慌地跑过来低 
声说 ：“皇后出来了 。”他才撒手。 
  事后，刘瑾嘲笑他是只不会打鸣的小公鸡。太子不但不恼， 
又缠着刘瑾问那男女之事如何行法？刘瑾就给他找来一本图 
画，教他自己看。 
  太子聪明机灵，虽不用功，记忆却好，学过的东西，过目 
不忘，那些进进出出的讲官均能一一叫上名字来，多日不忘。 
私下里给他们都起了不少绰号，有“李歪嘴”、“大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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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耗子”等等。表面上，太子对他们甚是尊敬，有人某天没 
来，太子必顾左右问道 ：“某先生今日安在？”心中却暗叫其 
绰号，甚是痛快。 
  讲官退出，太子张拱致敬，做出揖送状。待讲官走了，太 
子转身便跳上桌面，呼其绰号，扮其模样，维妙维肖。 
  孝宗身体越来越弱，一病不起。太子入内侍疾，见父皇昏 
昏地睡在床上，自己无事可做，便在屋内走来走去，象被锁在 
笼中的猴儿，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及至看到了云儿和彩儿，他 
才静静地坐在床边，拿眼向她们瞟来瞟去。云儿、彩儿是何等 
人物，见太子丰神秀朗。早生爱慕，又见他一双眼睛只是绕着 
她们转，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云儿飘飘地走到床前，斜眼看了 
一下太子，伸出嫩葱似的秀手，在皇帝额头上探试，又把如花 
似玉的一张脸贴上去，似旁若无人。太子坐在床前，看着她的 
媚态，心思萌动，伸出脚去，故意踩住她的裙边。云儿朝他一 
笑，并不羞恼。太子顿时大起胆子，弯下身来，把手伸进她的 
裙子里攥了一下那双小脚。 
  太子摸了云儿的脚。云儿脸上飞红，低眉垂首，眼含秋波， 
羞答答地把脚抽回去。彩儿站在一旁窃笑不语。太子起身走出 
寝宫，站在门口，频频以目示意，云儿佯装不睬。太子又走进 
来，靠着云儿，从背后把头从侧面探向前去，轻轻地咬住她的 
耳垂。彩儿走上前来，轻声说道 ：“陛下病重，太子如此嘻戏， 
有失礼仪，” 
  “龙凤之戏，正是呈祥，祈祥免灾，何为不礼？”太子侧 
过头去对彩儿说。见她肌肤如凝脂，暗透桃花色，顺口说了一 
句 ：“姐姐多照待些，我与她少去一会儿，罢了，再来换你！ 
” 
  “小小年纪，岂有喏大本事 。”彩儿挑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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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如若不信，待会儿便可领教 。”太子拉着云儿走出 
寝室，直入偏殿。 
  云儿佯做娇羞之态，遮遮掩掩，太子替她宽衣解带心中想 
着那本画册上的招术，急急欲试。这不穿衣服的美人比那穿衣 
服的又美三分，太子熟练地把她放倒在地上。云儿本欲做出些 
没见过世面的少女状，可到了这种地步已按奈不住，⋯⋯那太 
子毕竟年少，不能持久，不一会儿，云儿头倚于侧，两手贴伏， 
其软如绵。太子头项倚于云儿颈侧，浑身贴伏，亦软如绵。闭 
上双眼，感觉到那已丢之后，香魂欲去，好梦将来的滋味。 
  云儿笑着推了他一把，说道 ：“我腿也麻了 。”太子睁开 
眼，见她双足尚在肩上，便轻轻放下来。云儿用帕子随便擦了 
擦，急忙穿好衣服，整理鬓妆。问道 ：“如何还不起身穿衣？ 
”太子说 ：“等彩儿再来 。”云儿知道太子还嫌不满足，就拿 
些话来故意挑逗他，还教太子几招采战术⋯⋯然后云儿退出 
去。一会儿彩儿就进来了。递给太子一个玉环。太子接过细细 
端详，见上面刻着双龙，龙的舌头相互盘绕，形成一个凸起的 
螺旋，龙屋处还有一个小孔，不知做何用途。彩儿只是笑，却 
不说话，为他悬上玉环，用白绸带缠腿束腰。这绸带与玉环均 
是用过春药的，太子用上了此种工具，果然不同以前，直到彩 
儿呼出声来，方才罢手。 
  自此，太子常常留在皇帝寝宫中过夜，在皇帝昏昏欲毙的 
另个房间里，与二美轮流行乐。云儿、彩儿又把那许多方法教 
给他，太子耽迷于此，哪还管父亲的死活。 
  张皇后知道皇帝病重之后，心中有气，本来不想去看望他， 
那夫妻一场的情分却总也扯不断，弄得茶饭不思。那天，皇后 
终于来到皇帝的寝宫。一进门，只见两个荡妇，一个坐在皇帝 
一侧，半扶着孝宗，一个端着药碗，半跪在孝宗面前，几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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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贴脸的给他喂药，孝宗的手尚在另一个荡妇怀中。皇后见状， 
怒火中烧，转身出了寝宫。 
  一个多月以后，张皇后又一次来到皇上的寝宫，只见入寝 
宫侍疾的皇儿形销骨立，形容憔悴，心中很是悲伤。她还以为 
太子为了侍候父皇劳累过度以至于此。她把太子拉入怀中，抚 
摸着他的头说 ：“我儿真乃孝子。还是回东宫将养一阵再来侍 
候。你父皇之病已不是立刻能愈的，皇儿不要过分伤悲才是。 
” 
  太子也觉得近日似有些难以支撑，便点头允诺。由刘瑾接 
回东宫。 
  张皇后看看昏睡的皇帝，又向太医询问皇帝的病情。 
  太医支支唔唔地说 ：“皇上只是劳累过度，将养一些日子 
便会痊愈 。” 
  张皇后看着站在一旁的二美说道 ：“这劳累过度怎么讲？ 
皇上近日不理朝政，为何病情不见好转？” 
  “这个— —，久劳伤身，也不是即刻就好的了的。娘娘放 
心，皇上他并无大碍 。” 
  “何人在朕耳边说个不休？”皇上睁开眼睛，看到了张皇 
后，又把眼睛闭上。张皇后看着皇帝憔悴的模样，见他如此对 
待自己，心中又是疼又是恨，长叹一声，眼中含着泪水走出去。 
她本欲再次劝劝皇上节欲，可见他这付模样，心知劝也无用， 
空添烦恼，只好退出，临行之前狠狠地瞪了那二美一眼，那两 
个荡妇却偷偷笑了，皇后在寝宫又不好发怒，又不愿惹得人人 
皆知这种事情，只好强压怒火，苦水咽进肚里。 
  太监张福见孝宗父子果然中计，心中暗自欢喜，便把消息 
送给宁王爷。这张福原来本是宁王爷府中的一名家奴，识文断 
字，聪敏机灵，很得王爷的赏识。他十八岁上，王爷为他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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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结婚八年为他生下二子一女。那是女儿 
刚生下来不久的一天夜晚，王爷把他唤入内室，赐以酒宴。 
  “你尚在青年，便儿女两全，咱们干上一杯 。”王爷说。 
  “小人入府十多年，多亏老爷善待，没有一丝功劳，怎堪 
承如此大礼 。”张福急忙站起来说，心中很是感激。 
  “你可曾想为我建功立业？” 
  “如能报主上之恩，小人万死不辞 。” 
  “好！先来干了这一杯 。” 
  烛光下，二人碰杯，一饮而尽。宁王阴沉下脸来，半晌说 
道 ：“我也算得上是明宗室，可区区王爷，又算得了什么？” 
  这宁王爷素有大志，暗中招兵买马，搜罗人才，以图大谋， 
这些张福耳闻眼见早已明了。可他一无才学，二无武功又能做 
得了什么？ 
  “我想，宫中宦官很是受重用，如能得一亲信做为内线， 
大事可图 。” 
  “宦官”，张福脑海中如闪电般地掠过一种想法，不禁浑 
身一颤。只听宁王爷缓缓地说 ：“不知你是否愿意入宫为宦？ 
” 
  “宦官就是阉人。如果我要入宫，势必经过那去势的一关， 
去掉祖宗留给我的那件东西。怪不得王爷给我娶妻，又怪不得 
在我儿女双全的时候请我喝酒，这是他早就设计好的 。”想到 
这儿，张福感到如入冰窖，浑身冰凉，上下牙禁不住嗑出声音 
来。 
  朱宸濠见他如此情景，知他心中不愿，便说道 ：“你的妻 
室儿女继续住在王爷府中，我管保他们荣华富贵。不过，如若 
你心中不愿，此事也只好做罢。可惜啊，一座大好江山也不知 
落入谁人之手 。” 
 
 
 
 
 
 
 



 

 
 
 
 
 
 
 
武宗逸史                                    ·11· 
 
  张福虽然心中不那么情愿，可是等王爷提到他的妻室儿 
女，他心中便觉得一阵椎心的刺痛。“如今，他们已如王爷掌 
心的鸟儿，说叫死，便会死掉，说放飞，便可入云。再说，宁 
王爷毕竟待我不薄。大事若成，封官许爵也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想到此，他咬着牙点头说 ：“王爷不必多言，小人依允便是。 
只是，我的家人还请王爷多多照看 。” 
  “那个自然。大事若成，我封你为中掌司礼监 。” 
  张福揖首告退。回去告诉了妻子，妻子哭了一宿，把一双 
水灵灵的大眼睛，哭成了一对红桃。经过那撕心裂肺的疼痛， 
张福成了阉人。皮肉上的疼痛很快就过去了，而心灵上的创痛 
却自始自终伴随着他。他隐姓化名当了宦官，身子佝偻了，声 
音也变尖细了，最后终于进了皇宫，主管皇官洒扫。转眼间入 
宫已经十八年，眼巴巴地盼望着孝宗早死，另立新皇帝，却又 
偏偏生下了太子。他恨这个和他一无仇二无怨的太子，也巴不 
得太子早死。二美入宫，先是弄病了孝宗，如今又弄得太子形 
销骨立，他心中如何不喜。太子如若能除，朝中必立新皇帝， 
到时候与宁王里应外合，拥兵入京都，不愁大业不成。 
  刘瑾把太子扶回东宫，心中知道他这是荒唐的毛病，便请 
来医生为太子调理，并设法转移他的兴趣，安排他看倡优杂剧、 
角觝戏，引导他擎鹰博兔，跑马击球。太子少年人禀性，自然 
被这些新鲜玩艺吸引，日日玩得酣畅，夜夜睡得香甜。没多少 
时日便康复如初。 
  这刘瑾如此对待太子，自有他的一番心思。刘瑾本是陕西 
兴平县人，原本姓淡。六岁那年被镇守太监刘顺收为义子，所 
以才改姓刘。刘顺后来把他给阉割了，带入宫中服役，刘瑾虽 
没入过学，却能言会道极是机灵。自小在皇宫中奔走，受宦官 
的薰淘，便学会了迎奉拍马，溜须钻营和见机行事的本领。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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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朝，他掌管钟鼓司，负责出朝钟鼓和内乐诸事。这个司是明 
代宦官二十四衙中地位最低下的，与其它衙门不能同列，所以 
又叫东衙门。在这个衙门内服务的宦官按内官制度不得他迁。 
刘瑾岂是肯久居人下之辈。他施展出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 
奉阴违、挑拨离间等本领，为自己的晋升创造条件。他的苦心 
没有白费，机会终于来了。 
  弘治五年(1492 年)三月，孝宗立儿子朱厚照为太子，他 
见刘瑾奉事小心，谈古论今能言会道，便选他去伺候太子。太 
子是他实现野心的希望。太子是一艘船，只要这艘船不沉没， 
他便能达到自己的愿望。他伺奉太子格外尽心，处处依从太子， 
既得到太子的欢心，也博得了孝宗的好感。可是这种好感并没 
有维持多久。大臣刘健告了刘瑾一状，说他只会引太子游乐， 
不用功习学先典。孝宗因此数幸春坊看太子学业，太子虽机灵 
善辩，所学确实不多。孝宗便把刘瑾斥责一通。刘瑾自然就恨 
上了刘健，暗中咬牙切齿，发誓必磔其尸。 
  刘瑾从老宦官口中听到不少关于太监王振的传说，心中对 
王振羡慕不已，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成为权倾朝野的太 
监。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自然不愿意身边的太子成为 
一代明君。于是，他便由着太子的性子去玩，虽然得罪了皇上， 
却更进一步靠近了太子。 
  冬去春来，京城中积雪已融化，一片片的迎春花开是娇艳， 
芳草也顶破地皮，露出绿色的嫩芽。一个冬季缩在屋子里的人 
们，纷纷赶到野外踏青游玩，红男绿女处处可见。街市上，人 
来人往，小贩的叫卖声似比往日也要高亢，去掉了北风中的那 
种凄凉。人群中有一赤面汉子，一身粗布衣衫，穿着草鞋，绑 
着裹腿，戴着斗笠，背着一个包袱，风尘仆仆走进一字客栈。 
店小二忙赶过来招呼，殷勤地擦拭着桌面，一面问道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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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点什么？” 
  “一壶茶，两碗肉，八只馍 。”大汉瓮声瓮气地说。 
  “不要酒？”店小二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我从不喝酒 。” 
  看这人的模样似红脸关公，膀大腰圆，一坛子酒也未必喝 
够，却说道不会喝酒，看他的衣衫打扮，量是个没钱的。店小 
二脸上露出鄙夷之色。那汉子浓眉紧锁，眼看着窗外，并没有 
注意店小二的脸色。他在等人，时辰已经快到了，他的目光急 
切地洒向户外，在人群中寻觅。看了一晌，又转过头来用粗瓷 
碗倒了一碗茶，咕咚咕咚几口喝光，用手背一抹嘴巴，抓起一 
个馒头，三口两口咽入肚内。八个馒头两碗肉，只一刻的功夫， 
便全吃进肚里。又手拍着桌子喊添茶。 
  “都第三壶了，不要钱是不是 。”店小二心里咕哝着，懒 
懒地给他续水。 
  “茶都没了颜色，换过再续 。”大汉说 
  “这水不要钱，茶可是要银子的 。”店小二歪着头戏谑地 
说。 
  那大汉从包袱里掏出一锭银子。啪— —的一声，拍在桌子 
上，说 ：“这，够不够？” 
  “够— —够— —够 。”店小二看着那锭银子心说 ：“我他 
妈的又看走眼了 。”一边高喊后灶另烧开水，泡上好茶，自己 
又为那大汉换上细瓷小茶碗。那大汉拦住说 ：“不必，还是粗 
瓷大碗好使 。”两人正说着话儿，张福迈脚走了进来。店小二 
一见张福，忙笑脸相迎 ：“张公公多日不见，今日怎么得空来 
赴小店 。” 
  “难得个好春日，也出来踏踏青 。”张福说着，扫了一眼 
店中的客人，一眼瞅见那赤面汉子独坐上一桌，便走过去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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